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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遵峰刘遵峰，，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研究员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致力于

先进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先进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结构与性能研究结构与性能研究，，研发出人工肌研发出人工肌

肉肉、、人造蜘蛛丝人造蜘蛛丝、、弹性导体等多种高性能柔性智能高分子材弹性导体等多种高性能柔性智能高分子材

料料。。在在《《科学科学》《》《自然自然··通讯通讯》》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多项国主持多项国

家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入选国家入选国家、、天津市等高端人才计划等天津市等高端人才计划等，，研研

究成果入选美国究成果入选美国《《发现杂志发现杂志》》20152015年度全球年度全球 TOPTOP100100科学发现科学发现。。

门口挂着漂亮的纱裙，实验台上养着蜘蛛，

网兜里吊着鸡蛋……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刘遵峰的实验室像极了卡通片里怪博

士的实验室，到处充满了奇思妙想。

“我们利用天然纯蚕丝制备了一种新型的人

工肌肉纤维，可根据人的体温出汗程度，自动调节

衣袖长短；研发了超强韧人造蜘蛛丝，当遇到高层

火灾时，人们可以使用人造蜘蛛丝制成的绳索缓

降自救。这根特殊的绳索可以承受人体重量，缓

慢拉伸且不会像橡皮筋一样快速回弹……”

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他却带领团队将它们

一一变成了现实。去年，《科学》《自然·通讯》《先

进功能材料》等国际权威期刊发了他的多项研究

成果。4 月底，刘遵峰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人工肌肉软体机器人的研究已接近尾声，成果

即将对外发布。

“我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刘遵峰说，新型

高分子功能材料研究，就是在探索世界的奥秘。

如果给刘遵峰的研究贴上标签，在他同事口

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就是“有创造性”“实用

性强”。

举例来说，人工肌肉可以模拟人类、动物的

肌肉进行一定的运动，在医学、航空航天等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然而，此前制备人工肌肉

纤维的材料主要采用纳米碳材料等，用作衣料的

话造价昂贵、工艺复杂、舒适性差。为此，他们独

辟蹊径，利用天然纯蚕丝代替传统纳米碳材料，

不使用化学修饰和添加剂，通过常规工业流程来

制作智能衣物。再如，他们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

方法，使用水凝胶纤维就能制备出人造蜘蛛丝，

而且这种新材料可以达到与天然蜘蛛丝几乎相

当的力学性能。

“做科研，我不跟风追热点，最喜欢的就是创

新，希望通过创新性研究改变人类未来生活。”刘

遵峰说，这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

博士毕业后，他到荷兰莱顿大学做博士后，

合作导师是曾经参与过诺贝尔获奖课题研究的

杨·彼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教授帮他选的研

究题目是纳米材料分离蛋白质，并辅助分析蛋白

质的结构。

“这个课题很难，也很冷门，研究进展非常缓

慢，好几年也没发表过重量级的论文。”但亚伯拉

罕教授非常有耐心，不会急功近利地要求出成果。

“多年以后证明，我在莱顿大学参与的研究

课题非常好。”刘遵峰说。

2018 年，在《科学》杂志评选的全球十大科

学进展中，亚伯拉罕教授的研究工作位列其中，

被认为是“一项可以进一步改变人类命运的研

究”。“比如现在开发一种新药，需要先看清蛋白

质结构，当初的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分析

蛋白质的结构问题。”刘遵峰说。

欧洲留学的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切感受到：

“创新性研究最为艰难，但也是最有意义的。不

急功近利的坚守，才是科研创新之道。”

“我不喜欢跟风追热点”

主持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弹

性导体”入选美国《发现杂志》2015 年度全球

Top 100科学发现……在很多人眼里，刘遵峰拥

有令人羡慕的简历，然而，他却坦言：“自己并不

是老师眼中的学霸。”

“可能在应试教育下，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是

考高分的学生。”刘遵峰说，对于公式他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例如，牛顿第二定律 F=MA，他高中时冥思

苦想了一个星期，加速度表示的到底是什么意

思呢？通过对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思考，刘遵峰

尽量“吃透”其中的原理，并且把这些知识应用

于各种场景中。“其实那时候思考这些问题挺

耽误刷题考高分的，但是这种思维模式为我后

来开展创新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遵

峰笑着说。

1998 年，刘遵峰考入南开大学化学系。在

那个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刘遵峰在图

书馆发现了“新大陆”。“我太兴奋了，当时每天

除了上课，几乎全部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经常

看不同领域的书籍，包括经济、哲学、物理、生

物等。”回想起当年的经历，刘遵峰感慨万千，

“虽然当时我专业课成绩并不十分突出，但是

大量涉猎各学科知识大大地提升了我对事物的

认知。后来事实证明，这种认知方式促进了我

在科研中的创新。”

“我硕士期间搞的研究也涉及了多个领域。”

刘遵峰说，“当时课题比较冷门，研究经费也不是

很充足。好多实验仪器是捡回来修理之后继续

使用的。为了解决实验经费的问题，导师承接了

一些企业的小课题。我做过中草药的项目，也帮

企业设计过擦鞋机。”

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在导师的指导下，刘遵

峰硕士期间发表了 3篇高质量的 SCI论文。

“只要坚持，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他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已有的几个项目，

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新的研发，使它们能够进入

人们的生活。”刘遵峰说，在探索世界、改变世界

的道路上，他将继续一路向前。

“我并不是老师眼里的学霸”

陈 曦

“进行创新性研究，除了看书学习理论，还要

与实际相结合。”刘遵峰说。

2013 年，他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开始接触

智能材料，研究思路是如何通过材料的新性质

带来创新性的应用，这让他的研究与实际更加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帮他树立了现在的科研

一条主线、多方拓展的科研模式

创新主线——通过分析利用材料的特殊结构，

发现材料的新性能。

几年间，刘遵峰从事的“扭热制冷”“超强韧

人造蜘蛛丝”“人工肌肉”等研究都是围绕这一主

线，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这几个看似不搭界的研究用途不一样，但

结构一致，都是主线的拓展。”刘遵峰认为，创新

研究就像一棵大树，有了牢固的根基，有很多枝

杈才能枝繁叶茂，枝杈多了发现新现象的可能性

也会增加。另一方面，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科研大

多需要多学科交叉，特别是一个创新性研究，可

能需要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才行。这种一条主

线、多方拓展的科研模式，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创

新科研生态。

在刘遵峰这几项研究中，除了用到和他本专

业相关的化学、材料学知识，还大量应用物理、数

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对科研人员来说，多学科

交叉是一个趋势，这就要求知识面广阔。”

这还非常挑战着人的意志力。“最怕就是数

据出问题，还找不到原因。”

研 究“扭 热 制 冷 ”项 目 时 遇 到 的 困 难 ，刘

遵峰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当时测出‘扭热制

冷 ’拉 长 7 倍 的 橡 胶 收 缩 降 温 为 12.2 摄 氏

度 。 如 果 将 伸 长 和 加 捻 均 释 放 ，该‘ 扭 热 制

冷 ’降 温 可 以 达 到 16.4 摄 氏 度 。 这 个 数 据 一

直 很 准 确 稳 定 ，6 月 份 就 在 我 们 准 备 撰 写 论

文 的 时 候 ，我 们 发 现 数 据 变 化 了 ，相 差 1—2

摄氏度”。

学生王润“吐槽”，平日里和蔼的刘遵峰“搞

起科研来不留任何情面”。“发现数据有变化，刘

老师带着我们找原因。排查机器有没有问题，样

品制备是否重复，操作手法规不规范，计算是否

出现了错误，一一排除后，研究还是陷入了僵

局。”王润说。

到了 9月份，实验数据又突然正常了。

“我们一开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

我们之前的测试数据不准确。后来才发现，原来

是天津的夏天湿度大，造成实验数据发生了变

化。”刘遵峰说，为了获得重复数据，折腾几个月

很正常。 人物点击

美国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里一位满头白发、

身材瘦削、戴方框眼镜的老人引人关注。在白宫举行的疫情通报会上，这

位老人一般会站在总统特朗普身后或身旁，向民众提出各种防疫建议，还

常常公开“纠正”总统。

他就是年近 80岁、服务 6任美国总统的知名流行病学家、国家过敏症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福奇于 1940 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郊区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家

庭，父母经营一家药房。福奇以优异成绩获得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医学

博士学位。

1966 年毕业后，正式步入医生行列，成为纽约医院—康奈尔医学中

心的一名内科医生。两年后，他进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成为美国国家

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临床研究实验室的临床助理。

自 1984年起，福奇开始出任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他一

直奋斗在美国抗击新发流行病的最前沿——从艾滋病、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SARS）、甲型 H1N1流感、寨卡、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

直到这次新冠病毒。

福奇有着深厚的传染病研究背景和实战经验。据泛美卫生组织官网

介绍，在 1993年至 2003年的 10年间，他在免疫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排

名全球第 9位。

福奇不仅在专业学术领域成就显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

政府的传染病防治政策和战略。他先后服务 6 任美国总统，为历届政府

提出诸多专业建议。2008 年，他获得代表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

由勋章”。

“他很执着，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做得更好。”福奇多年的好友、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姆这样评价。

今年 1月底，福奇加入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应对美国境内不断

发展蔓延的新冠疫情。在公众眼中，福奇成了政府疫情防控政策的权威

发言人，是他们希望了解准确医疗信息时值得信赖的渠道。福奇也是白

宫出台美国公众应对新冠疫情行动指南、决定延长扩大社交距离等措施

的重要推动者。

《洛杉矶时报》文章称，福奇是大众需要的道出疫情真相的人，他不会

为了自我安慰而不尊重事实或否认科学。

当特朗普称抗疟疾药物氯喹和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早期试验结果

“非常令人鼓舞”时，福奇表示，“没有有力证据”显示其可以有效治疗新冠

肺炎；特朗普表示距离新冠疫苗面世已很接近，而福奇一直称，疫苗大规

模应用很可能要“一年至一年半时间”；白宫坚称新冠检测试剂盒充足，但

福奇坦言“美国目前的检测能力尚不能满足需求”。

不少美国人为福奇敢于“唱反调”捏把汗，而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采访时却说：“我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安东尼·福奇：
直言不讳的美国抗疫专家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法国《费加罗报》近日刊登了该报对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联席主席比尔·盖茨的专访。他在专访中指出，面对新冠疫情，当前的首

要问题是加强国际合作，不应仓促指责中国。

盖茨在回答有关中国是否隐瞒疫情的问题时说，疫情发生后，中国用

强有力措施遏制了病毒的传播，“中国公开了所有数据”。

在谈及美国政府决定暂停缴纳世界卫生组织会费时，盖茨指出，世卫

组织和美国之间联系紧密，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工作人员中，派

往世卫组织工作的比例很高。“我不明白在（疫情）大流行时，美国减少对

世卫组织的资助有何意义。”

针对一些人所谓的这场危机暴露了全球化的弊端，特别是药品等一

些战略产品过度依赖中国的观点，盖茨认为这“极为荒谬”。他说：“在疫

情蔓延时，药品原料的市场供应没有中断。事实是，中国现在是最可靠的

原料供应国，与之相对的是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迟缓。我认为利用这场

危机来宣传排外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新华社记者唐霁/文 秦朗/摄）

比尔·盖茨：

抗击疫情应加强合作

凭借在光量子信息领域特别是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方面的突出成

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近日获得 2020 年度

蔡司研究奖，以表彰他在光量子信息领域特别是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

方面的杰出贡献。

蔡司研究奖以著名光学家、德国蔡司公司创始人卡尔·蔡司命名，用

于表彰在国际光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1990年以来，该奖项在

世界范围每两年评选一位科学家，其中有 4位获奖者之后获得诺贝尔奖。

评委会认为，潘建伟作为国际量子信息技术研究的引领者之一，在量

子通信方面的先驱性研究使得安全实用的远距离量子密码技术成为可

能；同时，他在多光子纠缠和高性能玻色取样等方面的研究，为展示量子

计算优越性和实现可扩展光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潘建伟牵头研制成功国际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主导

完成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技术验证机应用示范项目，构建了首个空

地一体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雏形。 （新华社记者徐海涛）

潘建伟：

获年度蔡司研究奖

“这个五一节还是家为主吧，正在上初二的儿

子要学习，老婆是教师要备课，我也只放一天假。”

4 月 26 日，江苏省总工会发布《关于表彰江

苏省五一劳动奖和江苏省工人先锋号的决定》，

江苏南通大学神经再生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于

彬荣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喜讯传来，于彬并没有来得及跟家人庆祝一

场，因为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忙。

“脊椎中枢神经损伤修复还有很多挑战等待

我们去攻克，临床也有许多病人需要科学家和医

生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今年 1月，于彬关于

环状 RNA 调控神经再生的研究成果再次登上

国际权威杂志，从新的表观遗传学角度拓展了人

们对神经损伤修复机制的理解，但是他仍感觉时

间不够用。

误打误撞进入生物科学领域

当人生面临重大的选择，大多数时候并没有

很清晰的判断。回想起来，于彬也有过这样经历。

1995 年，于彬还在读高三，面对接下来的大

学和人生方向，他也很迷茫。“21 世纪是生物科

学的世纪。”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

章良的一句话触动了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

选择了最热门的生物技术专业。

但是，经过 4 年的本科教育后，他更加迷茫

了。“当时，许多同学放弃了这个专业，改行做其

他工作，我虽然回到家乡进入南通医学院遗传学

教研室，但是压力也很大。”于彬在工作中深深感

觉到，生物技术的知识海洋太宽广了，4 年的本

科教育远远不能帮助他站在科学的前沿，也无法

把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带给学生。

于是，他毅然辞职攻读研究生学位，在复旦

大学围绕疾病功能基因组开展研究。2009 年博

士毕业后，他再次选择回到南通，加入著名医学

组织工程学与神经再生专家顾晓松院士团队，开

展神经损伤修复机理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国内外对于周围神经损伤，比如断指修复，

已经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但是对中枢神经损伤却

没有好的办法，根本的原因是中枢神经损伤后阻

碍功能性恢复的机制不清楚。”于彬告诉记者，据

WHO 提供的数据，全球每年新增脊髓损伤患者

超过 30 万—50 万人，脊髓损伤患者在中国已超

过 500万。

临床上超过 90%脊髓损伤病患在解剖学上

不是全横断的，损伤后仍有部分残留的神经纤维

连接着受损脊髓的两端，然而超过一半的病患在

功能性上却完全丧失。目前，临床上脊髓损伤后

功能性恢复是世界尚未解决的重大医学难题，临

床治疗的手段及疗效非常有限。

可以说，于彬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

是他义无反顾。

登上新高却不轻言成功

2013—2015 年，于彬赴哈佛大学医学院国

际著名神经科学家何志刚教授实验室研修，合作

发现平衡中间神经元兴奋性紊乱可促进脊髓功

能恢复，有望在临床上给脊髓损伤病患带来新的

治疗措施和康复希望。该研究成果登上国际著

名期刊《细胞》杂志。

“脊髓损伤修复在中国有着更加广阔的应用

前景，我的舞台在中国。”在美国完成研修后，于

彬带着成果重回实验室，在神经再生与修复的研

究领域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他带领团队，以直接筛选小分子药物为突破

口，研究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且全球领先的中枢

神经系统损伤修复的研究方法，在脊髓损伤的机

制研究和功能性恢复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从当年的误打误撞进入生物科学领域，到

如今走在医学组织工程与神经再生研究前沿，

于彬并不轻言成功，“我们现在只是在小动物

身上进行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修复实验，接下来

还要在高等动物身上进行验证，未知的挑战会

更大”。

“虽然科研的压力很大，但是儿子的教育升

学、日渐上涨的房价，也让我有些焦虑”，生活中

于彬有普通人一样的烦恼。他有时也会跟夫人

和孩子分享科研中的进展，但是孩子对生物科学

并不太感兴趣，教英语的夫人也听不懂他在说什

么，于彬只能释然地笑笑。

晚上，于彬会骑着电瓶车到实验室，跟学生

交流一天的所得，跟同事聊聊科研的问题。周

末，于彬也会约上几个好友，踢一场五人制足球。

于彬：为中枢神经损伤再生“搭桥通路”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陈 妍

刘遵峰刘遵峰：：
做材料他有一股创新执念做材料他有一股创新执念

吴军辉吴军辉摄摄

刘遵峰团队研发
的弹性天线，在 177%
拉伸应变下，电导率
远高于常规弹性导
体,在 120%拉伸应变
下电阻只增加 40%。
图为刘遵峰（右二）展
示弹性天线。

吴军辉摄

人工肌肉、人

造蜘蛛丝、弹性导

体……天方夜谭

般的新材料走进

百姓生活——


